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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章

反对“洋媳妇”校长，何宝珍

被开除

湘江，这条湖南人的母亲河，正滚滚北去，

站在衡阳码头上的两位少女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两位少女尽管都穿着普通校服，却丝毫掩盖不

住少女焕发出的青春美。

这两位少女都是湖南女三师的学生，一位

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何宝珍，另一位是何宝珍的

同学吴诗羽。

年 月，何宝珍出生在湖南道州城内

沈公祠旁的两间破屋里，乳名林英。祖父原名汪

久之，今南京市六合县大塘湾村人。十几岁避兵

祸到道州城北的桂头村，被一对无儿的老年夫

妇收养为子，改姓何，名永贵。老夫妇去世，何永

贵迁道县城居住，以酿酒、制弓箭卖维持生活。

生三子，次子名瑞蓉，经营小买卖，娶城外丁贞

娥为妻，生二女一子。何宝珍最大，岁时，做家

务，带弟妹。时年正好 岁。她有一张鹅蛋形漂

亮的脸蛋，特别是一双大眼睛格外迷人。留着短

发，抿着的嘴显示出她执拗的性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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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诗羽比何宝珍小一岁，亦是一头短发，天生丽质。

站在两位少女身后的是两位青年男士，他们是男三师

的学生代表董静源和蒋光云。虽说男三师和女三师同属师

范学校，校址相隔不远，但由于当时男女不能同校，故各有

各的领地。

女三师是湖南三所女子师范之一，创建于 年，是

辛亥革命的产物。女三师不但师资力量强，而且设备也好，

单说图书馆的藏书就有三万多册。学生入校除交一点学杂

费外，伙食费全由学校包起来。

女三师的校址，在衡阳邹家码荷花坪，学校离湘江和衡

城不太远，所以何宝珍她们早早地就来到了码头。

春风习习，江边的柳树已吐出了鹅黄色嫩芽。江中，波

涛汹涌，此刻，何宝珍的心里，也犹如这一江水一样，极难平

静。

何宝珍全家靠父亲何瑞蓉摆摊做小生意维持生计，母

亲是个家庭妇女，何宝珍为大，下面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弟弟

和一个妹妹，妹妹因家里困难，以两担谷子换给人家当童养

媳。

道县虽说是贫瘠之地，却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，历

史上曾出过理学界的鼻祖周敦颐，政治家寇准、元结、阳城，

书法家何绍基，到何宝珍出生时，道县出了蒋炳勋，蒋炳勋

中过举人，也游历过上海、武汉、长沙和广州，回乡后，冲破

重重阻力，办起了一所女子学校，何宝珍就是这所女子学校

的学生。

由于何宝珍聪颖好学、勤奋勇敢，深受蒋校长的赏识，

在蒋校长的资助下， 岁的何宝珍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

女三师。

在女三师 年来，何宝珍不仅学业名列前茅，而且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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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骨干，成为湘南“学联”的干事，在男三师英语老师张秋

人的影响下，秘密加入了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后来加入中

国共产党。

何宝珍加入党组织后，她的活动范围更广了，视野更开

阔了，通过学生会的工作，她认识了男三师的黄静源、蒋光

云，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夏明翰等，这在何宝珍的思想

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。早先，她想读完师大，回家当一名老

师，从事教育救国，现在她懂得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要做。

天空的云彩变幻莫测，突然涌出几朵乌云，站在何宝珍

身边的吴诗羽对何宝珍说：“这次请毛先生来学校演讲，我

们几个学生，已成了校方的肉中刺。”

何宝珍鼻子哼了一声，短发一扬，恨恨地说“：管他呢，

恐怕被学校开除的第一个应该是我，我与这个‘洋媳妇’似

乎结下了恩怨，不过，她把我开除了，她自己也决没有好结

果，她仗着省主席赵恒锡给她撑腰，能撑得住吗？”

站在身后的蒋光云接上活茬：“你们是说女三师的校长

欧阳俊吧，我们也耳有所闻，她克扣学生伙食费和服装费

用，生活奢侈腐化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她在美国念了几年洋

书，整天涂脂抹粉，从家里到学校只有几步路，还要坐顶轿

子⋯⋯像这样的校长还留着她干啥，把她轰出去！你们女

三师先闹，我们男三师声援！”

何宝珍：“你说话算数？”

蒋光云：“当然算数了！”

何宝珍“：好，我们就借毛润之先生讲演的东风，发动全

校师生，把这个‘洋媳妇’赶走，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！”

正说话间，黄静源手向江面一指“：看，来了！”

众人向江面望去，只见江上摇来一只木船，站在船头的

是英姿勃勃的毛润之和男三师的外语老师张秋人。毛润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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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年 岁，他身着长衫，蓄着长发，年轻潇洒并颇有几分傲

物之气，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张秋人看上去比毛润之小几岁，

显得白净，文质彬彬，庄重而英俊。

站在何宝珍身边的吴诗羽悄悄议论道：“这就是大名鼎

鼎的毛润之吗？看上去像个无政府主义者嘛！”

何宝珍“：别瞎说，你还是看看《湘江评论》上的文章吧，

无政府主义者能写出那样地道的文章来？”

说话间船已靠岸，毛润之与张秋人走上码头，蒋光云与

黄静源迎了上去，毛润之与他们握手，毛润之与蒋、黄二位

本来就熟识，所以握手也只是象征性的，轮到毛润之与何宝

珍、吴诗羽握手时，情形就不同了。他面对面前的这两位少

女，似曾相识，一时又想不起来是否见过⋯⋯

他握着吴诗羽的手，问“：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吴诗羽将手抽回道“：润之先生，我是女三师的学生，叫

吴诗羽，您编的《湘江评论》我们是每期必读啊！”

毛润之说“：呵，有点印象，你好像给我们投过稿！”说

罢，毛润之转向何宝珍，握手说“，这位同学我认不得了，还

是自报家门吧！”

何宝珍抽回手，恭敬而又不客气地说道“：对不起，您不

认得我，我也未必认识您，您先自报家门吧！”

毛润之一愣，随即哈哈大笑，说道“：好嘛，何言女子无

英气，敢叫须眉矮三分！”接着又说“，本人姓毛名润之，湖

南湘潭人氏。”说罢再次与何宝珍握手，他风趣地说“，不用

问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何宝珍，没错吧，一个辣妹子，一个好

厉害的辣妹呦⋯⋯你的同学没有少夸你呢！”

何宝珍一笑“：是吗？”

何宝珍的语气和神情，把大家都逗笑了。

何宝珍陪在毛润之身边，朝校园走去，走了几步后，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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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珍边走边说“：其实，我去年就听过先生的演讲，先生的文

章我就更熟悉了。”

毛润之呵呵笑道：“是吗？这么说我们可是老朋友了，

下次可不敢再忘了你了！”

张秋人挨过来，打趣道：“何宝珍，我要不要自报家门

呀？”

何宝珍一笑，说：“你报不报家门我都知道，你叫张秋

人，今年 岁，男三师的外语教师，浙江诸暨人，表面上看

来你文质彬彬，实际你心里一团火，是个刚直的男子汉！”

张秋人眼镜片后的眼睛闪了闪，没说什么。毛润之却

接茬说“：哎，得到何小姐的夸奖实在是不容易啊！”

毛润之的话引起一片笑声。

张秋人问毛润之：“润之先生，你看我们是在学校歇歇

脚，还是直接去三师？”

毛润之风趣地抬起腿拍了拍，说：“这两只脚才走几步

路，就歇什么，还是直接去女三师吧，免得同学们等得不耐

烦。”

张秋人不再说什么，一行人直接朝女三师走去。

女三师校园内，春风和煦，到处一片翠绿，环境显得格

外清爽。

在女三师的风雨操场上，临时搭就了一个讲台，讲台上

放有一块黑板，讲台的前额上，拉着一条横幅，上书“欢迎毛

润之先生”一行字，女三师、男三师、三甲工、三中等学校的

学生齐聚在讲台前，有的翘首望着讲台，有的在悄悄地议论

着什么。

不知谁说了句“：来了。”队列中马上爆发出掌声来。

何宝珍和吴诗羽赶忙站在女三师的队列前面，蒋光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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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静源则站在男三师的队列中。

毛润之在教务主任刘贯之和张秋人的陪同下，踏着掌

声登上讲台。

刘贯之主任道开场白，他说：“毛润之先生是著名的学

者和青年政治家，去年十月，润之先生曾受我校及衡阳学子

的热情邀请，由夏明翰君陪同，就在这风雨场，为大家作了

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》这篇精彩的讲演，今天，我们再次

有幸请到毛润之先生，应该说这是衡阳的缘分。下面，让我

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润之先生讲演。”

刘贯之主任讲罢，带头鼓掌，随即台下也响起了雷鸣般

的掌声。

毛润之在众人的掌声中微笑着走向前台，向大家抱拳

致礼。

台下又是一片雷鸣般的掌声。毛润之打手势掌声停

下，毛润之说罢，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龙飞凤舞的四个大

字：社会主义。

台下吴诗羽悄悄地问何宝珍：“什么是社会主义？”

何宝珍回答说：“大概是一种信仰一种社会制度吧！毛

先生不正在讲吗，注意听！”

吴诗羽不再说什么了，站在队列中认真听演讲。

时间在安静与骚动中消逝，天上云卷云舒。毛润之的

讲演，是那样的传神，是那样的精确，是那样的富有吸引力

和穿透力， 个小时过去了，演讲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。只

有黑板留下了“空想社会主义”“、欧文”“、黑格尔”“、马克

思”等字。

送走毛润之，何宝珍回到宿舍，她的心久久不能平静，

耳朵老是响起毛润之那铿锵有力的话语，眼前也老是出现

毛润之那富有诱惑力的手势。然而，她想得最多的，还是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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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，在这个制度下，人人平等、自

由、幸福，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卷，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

理想啊！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，哪怕抛头颅、洒热血，献出

生命也值得！

在另一处，有一个人的心情也极不平静，她就是女三师

的校长欧阳俊。

欧阳俊早年留学美国，自以为读了几天洋书就了不得

了，回国后，利用和湖南省主席的关系登上了女三师校长的

宝座。一当上校长后，她就乱施淫威，克扣学生伙食费与服

装费，以供她挥霍、腐化。学生们对她恨之入骨，教师们对

她也是敢怒不敢言。

年“五 四”爱国运动爆发，它像春雷，像闪电，冲

击着神州大地，很快波及到衡阳，女三师对这一运动却视为

洪水猛兽，挂牌告示：“严禁学生出入”，并将大门锁了起

来。开始，因为消息不通，学校静得像一潭死水，后来湖南

省学生联合会的罢课宣言从学校围墙外抛进来，恰巧让何

宝珍看到了，她立即将宣言中的要点与段落摘抄下来，贴在

墙上，何宝珍是这样摘录的：

⋯⋯外交失败，内政分歧，国家将亡，急宜挽救，京

师学界倡议于先，津沪群众声援在后，内之振我民气，

外之挫彼敌锋，共矢贞忠，以示天下。乃者我政府于外

交既无补救之良方，于内政复无坚决之表示，因循姑

息，甘陷沦亡。夫学生之求学，以卫国也，国之不存，学

于何用？我湖南之学生于民心之感发，鉴于时事之要

月求，决议自 日起，全体罢课，力求救国之职责，誓

为外交之后盾，耿耿此心，神人共鉴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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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言摘录贴出去后，同学们看罢义愤填膺，何宝珍又组

织一部分进步学生开展讨论，加以鼓动，校园内从此沸腾起

来，大家剪掉了自己的辫子，梳成短发，每人又自制一面三

角小旗，上书“：反对二十一条“”打倒列强”等口号，准备开

会游行之用。开会那天，校门紧锁，同学们将几张凳子叠在

围墙边，一个接一个地越墙而出，从几个渡口渡江，按时赶

到雁峰寺会场。

这次女三师的学潮，欧阳俊把责任全记在何宝珍身上，

从此她将何宝珍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
还有一件事让欧阳俊更加恼怒，一天，正当欧阳俊坐着

那顶特制的花轿在学校落地后，欧阳俊还没有走出轿门，就

听见一个女声高喊“：大家快看呀，快来看洋媳妇呀！”同学

们从四面八方拥来，放声大笑，欧阳俊哪受过这种讥讽，她

走出轿子，高跟鞋猛跺地面，她断定始作俑者肯定是何宝

珍，她恨恨地瞪了何宝珍几眼，扬长而去，她的身后，传来了

“打倒欧阳俊”“、赶走假洋婆子”的口号。

这次，何宝珍又将毛润之拉来在女三师公开演讲，叫欧

阳俊怎能不生气，此刻，她正召集老师开会，大发其火，将所

有的火气，所有的愤怒都扣在教师头上。

“这件事是经过谁批准的！谁同意学生们去听演讲，这

件事为什么不事先向我报告，还嫌女三师乱得不够吗？这

是你们的失职，我扣除你们的薪水！”

静场，难堪的静场。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只有墙

上的自鸣钟在很有节奏地响着，响的是那样的令人生烦。

这架钟是欧阳俊上任时赵恒锡省长派人送来的，欧阳俊一

直以此为荣。也是证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证物。

一位教师终于打破了这种难堪的寂静，他说“：校长，这

件事你错怪大家了，这件事我们也是刚才才知道的，根据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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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了解，这次邀请毛润之演讲的事，是学生自发参加的，是

何宝珍和吴诗羽组织的，学生是受了她们的鼓动才去的。

尤其是何宝珍，她早几天就在策划这件事了！”

欧阳俊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知道是何宝珍发起组织的，

除了她这个害群之马，谁还会干这种事呢？这个何宝珍也

够可以的了，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和污蔑不说，还带着学生

到市面上去焚烧日货，把衡阳城闹得沸沸扬扬，后来又搞驱

张运动，领头去铁路卧轨拦车，等到张敬尧走了，又公开毁

谤吴佩孚和赵恒锡将军，如不严加整治，女三师不是闹翻天

了吗？”

由于说得太急，欧阳俊气接不上来被呛得大声咳嗽起

来，待咳嗽平静下来，她又说“：省主席把女三师交给我，我

能让她给闹下去吗？美国的民主，也没闹到这个程度，简直

是胡闹，瞎闹！”

欧阳俊喝了一口水，接着说“：三甲工的夏明翰，男三师

的张秋人、黄静源、蒋光云和何宝珍都是一丘之貉，不是

，别校的人我不管，何宝珍我是管定了，就是 坚决开除！”

刘贯之主任说话了“：这 ⋯这恐怕不行吧，这个何宝

珍不仅回回考试名列前茅，而且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啊！”

欧阳俊打断教务主任的话：“你拿这话来吓唬谁？我可

什么都知道，这个何宝珍串通了一些人正在整我的材料，说

我一贯压制学生，生活腐化。我腐化吗？为了学生，为了教

育事业，立志终身不嫁，可她们毁坏我的名声企图逼我辞

职，我就是要开除她们！”

刘贯之主任“：校长，这样会弄得两败俱伤，处于无可挽

回的局面，我劝您还是慎重行事。”

欧阳俊恼怒道“：不要再说了，我就不信，一条泥鳅，能

翻起三尺浪来；我就不信，一个何宝珍我会对付不了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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伙房，不准开饭，我要亲自讲话，训完话再吃！”

不少教师以手加额，这会总算散了，他们担心的是，这

个老刁婆子又会使出什么花样来，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。

学生们被停止开饭，何宝珍、吴诗羽、朱舜华等十几个

学生被叫到校政厅内，正在接受欧阳俊的训话，刘贯之主任

也在场。

欧阳俊“：何宝珍，这次演讲是你发起组织的吗？”

何宝珍揶揄地一笑，没有说话。

欧阳俊“：还有你，吴诗羽、朱舜华⋯⋯”欧阳俊逐个点

名“，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那些鬼名堂我一清二楚，

今天你们要不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，就不要吃饭了，我也不

吃！现在，就等着你们把保证书写出来。”

朱舜华“：校长，你让我们写什么保证书？”

欧阳俊“：我要你们保证以后不违反校规。”

朱舜华：“听毛先生演讲也是违反校规吗？不少教师也

去听了呀！”

欧阳俊一时语塞。

正在这时，吴诗羽开腔了：‘校长，不让吃饭，那么上厕

所总允许吧！”

吴诗羽的话把在场的学生全逗笑了。

阳俊气得脸发白，厉声喝道“：无耻，谁不让上厕所

了，你这是还要骑到我头上拉屎啊！简直是一群混蛋！”

教务主任对欧阳俊泼妇骂街式的训话感到难堪，提醒

道“：校长，您注意点口吻和方式⋯⋯”

欧阳俊一拍桌子，站起来，怒道“：跟她们我还讲什么方

式，我恨不得拿鞭子抽她们！”

何宝珍接话了，何宝珍口气虽柔和，但话意却像一把利

刃直刺欧阳俊的胸膛，何宝珍说“：校长，你平时总是称赞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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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坚的文明，难道你所推崇的文明就是拿鞭子抽学生吗？”

欧阳俊苍白的脸开始转青，她阴冷地笑道：“告诉你何

宝珍，今天你不仅仅是个认错问题，你不是串通一帮人准备

告我的状吗，我听说欧鸣皋还挺欣赏你这个闹事大王的，你

告吧，你告到哪里我都不怕，你若能告倒我，我就辞职！”欧

阳俊话锋一转，“可是我现在还是校长，你何宝珍弄不好今

天就得滚蛋，想要留可以，你必须在全校大会上检讨，在全

体学生面前向我赔礼道歉！”

何宝珍仍是平静地：“女三师是省立学校，又不是你欧

阳俊校长一个人的学校，你不能随便开除学生。”

吴诗羽说“：校长，准备去告状的不止是何宝珍一个人，

女三师几百名学生都有这个打算，你能把大家都开除吗？

这样倒不如把学校解散算了！”

欧阳俊恨得咬牙切齿，说“：好好好，吴诗羽，你同何宝

珍的问题也差不多，我们走着瞧，女三师有我欧阳俊，就没

有你们！”说罢，怒气冲冲地转身，走出门去。

朱舜华喊道“：校长，不和我们一起饿肚子了？”朱舜华

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。

刘贯之主任说：“你们快去吃饭，别惹她了，她已经疯

了。”

学生们议论着，成群结队地走出门去。

这场风波总算平息了，女三师校园内又出现了暂时的

平静。

这天下午，风和日丽，万里无云，女三师的篮球场上热

闹非凡，这里正在举行女子篮球比赛，何宝珍和朱舜华都上

了场，吴诗羽当裁判。

张秋人手里提着一包资料走来，他是受毛润之先生之

托，前来给何宝珍送资料的，看到何宝珍在打篮球，他只好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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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静地站在女学生后面，成了看球的一名观众。

何宝珍凭着她的身材和拼命的精神，成了球场上的主

力，她时而运球过人，时而投篮，看着她矫健的身影，同学们

给了她热烈的掌声。

一女学生带球过人，跳起投篮，何宝珍高高跳起“盖

帽”，将上篮的女学生扣倒在地，接着不等对方爬起来，何宝

珍已抢球在手，迅速地将球运到自方篮下，闪过一名企图拦

阻的对方队员，跳起投篮，球进了，众人齐声喝彩。

这掌声和喝彩声似乎是给何宝珍一个人的，连做裁判

的吴诗羽都生几分嫉妒。

张秋人直到何宝珍打完球，才把资料交给她，看到这些

资料，何宝珍兴奋不已，一连声地说着“：谢谢！”于是邀张

秋人到宿舍去。

张秋人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他这次送资料，又给何宝珍添

了麻烦。

麻烦出在欧阳俊的一个暗探韩玉环身上。此刻，这个

韩玉环正在给欧阳俊汇报情况，这韩玉环是警察局长的小

姐，家里很有钱，欧阳俊就是利用这个小姐想出国的心理，

找她监视何宝珍的。

韩玉环：“刚才我看见男三师的外语老师张秋人找何宝

珍，手里还提着一包东西，可以肯定是找何宝珍、吴诗羽、朱

舜华这些人，她们都是 ，是男三师张秋人秘密发展的，何

宝珍还可能是 女三师的头头呢！”

欧阳俊：“她们有什么活动？下一步打算干什么？”

韩玉环：“具体我不太清楚，反正是闹事呗！这些人就

是喜欢出风头，尤其是吴诗羽，其实有什么呀，还不就是仗

着脸蛋漂亮吗？我要是打扮起来，不比她差！瞧她那副样

子，一见到年轻的男生就卖弄风骚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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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俊有点不耐烦了，打断道“：行了行了，还是说说何

宝珍吧！”

韩玉环“：您想知道何宝珍什么？”

欧阳俊“：你不是说她是 的头头吗？你掌握了她什

么情况？”

韩玉环摇着头，说“：就是整您的材料！”

欧阳俊“：这个我知道了，关键是掌握她的新情况，发现

她的新动向，懂吗？”

“懂了，校长！不过，这个何宝珍呀，最防我了，在女三

师，我就怕她一个人！”一脸的无奈，用手扯起一个衣服角

咬着，显得很委屈的样子。

她的这种表情并没有唤起欧阳俊的同情，欧阳俊顺着

她的思路讲下去：“你怕她干什么？你父亲不是警察局长

吗？”

韩玉环更感到委屈了，喃喃道“：我父亲是湘潭的警察

局长，又不是衡阳的警察局长，鞭长莫及呀！”

欧阳俊“：不管怎么说，女三师就是你最听话，毕业后，

我一定送你去美国深造，我说话算数。”

韩玉环受宠若惊，鞠了一个躬，然后说“：那就谢谢校长

了。”欧阳俊却在心里骂道：像条哈巴狗，一条会舔屁股眼

的哈巴狗！

在何宝珍宿舍，兴奋中的何宝珍与吴诗羽两人洗了澡

出来，更是容光焕发，美丽可人了。她两人一面用毛巾擦头

发，一边走到张秋人身边，少女特有的清香和青春的气息，

扑面而来。张秋人赶紧把毛润之写给何宝珍的信掏出来，

递给何宝珍。

何宝珍接住，灿烂一笑，拆开，习惯性地背过身去阅看，

只见信上写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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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珍兄：仲春一别，转眼数月，遵嘱再次收集了你

们需要的资料，托夏明翰同志带到衡阳，不知能否满

意。你们支部的情况，秋人兄已有来信详尽告之，你们

下一步的工作，秋人与静源、光云诸君已有汇报，湘区

党委完全赞同。欣闻兄于日前的游泳比赛中，勇夺横

渡湘江之冠，可谓击水中流，直令男儿刮目！另：我的

夫人杨开慧与兄可谓心交已久，极愿相聚于清水塘倾

心交谈，望能便时能来长沙一晤！如能成行，亦正可了

解自修大学的基本课程，顺致夏安。

毛泽东

何宝珍看罢信，问张秋人：“怎么，润之先生改名字

了？”

张秋人笑道“：对，他现在叫毛泽东。”

何宝珍“：这个名字改得好，润泽东方，有气魄，有抱

负！”

张秋人“：是不错。”

一向心存嫉妒的吴诗羽将手伸过来“：写的什么，给我

看看！”

何宝珍将手一收，故意装出一点神秘，道“：这是写给我

个人的，你不能看！”

何宝珍开始收拾资料，把信一块也收好了。

张秋人道“：这信还是烧掉的好，以免后患！”他望了吴

诗羽一眼，何宝珍已明白他的意思，说“：好，呆会我会烧掉

的。”突然，何宝珍又想起了什么，问道“，夏明翰同志还在

衡阳吗？”

张秋人“：他是大忙人，交了资料后，当天就到长沙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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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”

这时，朱舜华洗完澡过来，张秋人悄悄地说“：正好，你

们支部的几个支委都在这，把你们支部的下一步工作商量

商量，根据何宝珍同志的汇报，女三师的局面，还是应该突

破一下。”

何宝珍打算说什么，朱舜华抢先说了，她说“：我们支部

的工作，目前主要是在学生中开展宣传，组织马克思主义研

讨小组，同学们的热情很高，但校方也压制得很厉害！”

吴诗羽：“这都是欧阳俊搞的鬼，她最近发布了一道命

令，晚饭后学生们都必须呆在自己的宿舍里，不许互相来

往，否则就要严加处置！这样一来，整得大家跟囚犯一样。

以前，我们还组织点演出，宝珍还演过《哀台湾》，影响蛮大

的，可是现在，别说演文明戏了，连唱歌都大逆不道！不把

这妖婆子赶走，女三师非被她搞成修道院不可！”

女生宿舍有个特点，只要男生进来了，其他女孩子都避

开了，自动让出空间。这样一来，倒让张秋人有机会与下属

研究讨论工作。

朱舜华愤愤道：“还有更可恨的呢，她最近还拉学生加

入基督教，还极力宣扬什么独身主义，强迫大家背诵《圣

经》，背不下来的将来别想拿文凭，这一招够狠的，许多学生

都怕她了。“

吴诗羽接上话茬：“最可恨的是她强迫我们集体吃素，

学生伙房三个月见不到肉了，按照她的逻辑，恨不得我们大

家整天喝西北风才好呢！”吴诗羽模仿欧阳俊腔调说，“万

能的主啊！救救您的孩子吧！她们的灵魂正在黑暗中呻吟

吴诗羽的表情把大家都逗笑了。

何宝珍“：欧阳俊这么干，不见得她真的就信奉上帝，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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骂大街的时候，上帝都得捂着耳朵，她真正的用意是克扣学

生的伙食费，中饱私囊！”

张秋人：“你们说她克扣学生的伙食费，有什么证据

吗？“

何宝珍：“有！前几天她与总务处的几个因为分赃不

均，打得昏天黑地，总务主任也被她撤职了，这件事我们调

查过！”

张秋人想了想，说“：对欧阳俊这种人，我们就要坚决和

她斗，不然，女三师的局面就无法打开！”

朱舜华：“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是，好像我们的一举一

动，她都知道。就说前不久，我们打算告状告到教育厅，可

是不等我们告状，教育厅就派了一个巡视员下来，把我们几

个叫到校政厅训了一顿，还说教育厅奉了上面的命令，坚决

支持欧阳俊！这么一来，吓得好多学生都不敢在告状信上

签名了。”

“一定有奸细！”张秋人用十分肯定的口气说。

“对！我们也有这种分析，可一时又找不出是谁？”

吴诗羽“：我看肯定是‘来遮面’。”

张秋人“：‘来遮面’是谁？”

朱舜华“：是一个同学，叫韩玉环，是一个警察局长的小

姐，因为平时鬼头鬼脑，大家给她起了这么个绰号。”

张秋人：“对这个人是得小心提防！别让她坏了我们的

大事！”过了一会儿又说“，和欧阳俊这种人斗，指望官方的

态度是不行的，还是要发动学生，把她的行为公布出来，这

样她就被动了。”

何宝珍“：你说的对，往后我们要加强组织纪律性，还要

改变斗争方法，坚定斗争信心，不取得胜利，决不罢休！”

送走了张秋人，何宝珍心里很不平静，晚上，一个人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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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在外边散步，宿舍里又拉开了一个战场。朱舜华正在写

日记，吴诗羽正在洗脚，已钻进被窝的韩玉环正在吃饼干。

韩玉环“：舜华，下午男三师的张先生来过了吧？”

朱舜华“：是来过了，送资料来了！”

韩玉环“：什么资料？”

朱舜华“：英文资料！”

韩玉环“：是吗？我看到好大的一包啊！”

吴诗羽没好气地说：“这事与你有关系吗？你问这个干

嘛？”

韩玉环停止吃饼干，已溜下床来，她也来了几分火气：

“我又没问你，你插什么嘴！”

吴诗羽冷笑道：“我插嘴就不对劲了，有人当奸细又怎

么说呢？”

吴诗羽与韩玉环平时就闹得很僵，眼下这火就像点着

了。韩玉环走过来，质问道“：你指的奸细是谁？”

吴诗羽已擦干了脚，套着鞋子站起来，头发一扬说“：是

谁谁自己清楚。”

韩玉环“：这么说你们下午在密谋了！”

吴诗羽“：是呀！是在密谋怎么给点颜色给你瞧瞧！”说

罢，吴诗羽端起那盆洗脚水猛地朝韩玉环泼过来，将韩玉环

泼成了个落汤鸡。

这下事情闹大了，韩玉环又哭又叫扑过来，揪住吴诗羽

就打。

听到吵闹声何宝珍才赶回宿舍，可事情已经发生了。

她费了好大的劲，才将韩玉环拉开，韩玉环却像一只红了眼

的公鸡，气得浑身颤抖。

当晚，吴诗羽挨了何宝珍的批评，何宝珍把吴诗羽拉到

室外，很善意地批评了她，韩玉环则用被子蒙着头，哭了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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